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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草碧連天——弘一大師傳讀後心得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二年級 

蘇雅瑄 

一、春去秋來，歲月如流。 

   人如花，不久時。世間無不凋零的花朵，亦如我們的生命一樣，行到盡頭總

有永久沉睡之時。常聽到長輩言談間感嘆:「唉!時間一晃眼就過去，想當年妳也

還小，眼看現在準備要出社會了。」，我總是笑笑禮貌地應答:「真的!歲月一把

刀呀……。」因為是老調重彈，回答時總沒有多想，只是對時光飛逝這樣的結論

表示認同而已。某日深夜時分，看了《弘一大師傳》，聽了那首他回憶兒時所填

的詞，「回憶兒時，家居嬉戲，光景宛如昨…兒時歡樂，斯樂不可作。」聽著聽

著憶起自己兒時與玩伴打鬧的歲月，對比現今各自為人生目標奔波的忙碌生活，

以及滲入人間世各種情愛的糾葛，不免添了許多雜思與煩憂，雖然快樂依舊，卻

不如以往的清淨與純粹，這是我對「斯樂不可作」深深的感懷與慨嘆。 

    弘一大師之所以能寫出這些令人共鳴的詞句，定是他也有某種程度的感同身

受吧!其實，誰的人生不是如此?我們都沒辦法拒絕穿梭於複雜的渾沌之世，這是

成長必經的路程。然而，我們自己可以選擇繼續被泥淖所困，被世譽名利所惑，

顯然弘一大師中年之後，踏上的是一條眾人眼中滿是荊棘，甚至嗤之以鼻的道路

，他選擇割捨世間的種種幻相，卻意外地活出自己內在的真實生命，進而尋得自

身的靈魂歸宿。 

 

二、法隨緣住，無住生心。 

    弘一大師一直都強調「緣」字，萬事隨緣不可勉強，宏揚佛法不能強為人傳

，必須等到一個機緣成熟，否則會招致更大的失意。弘一大師入佛的緣，來自對

世事的關照，感知了盛名後的空虛，看透了情愛間的幻象，了然生命運行的法則

，於是投向佛法的懷抱之中，並奉為自身信仰的皈依。 

    好友、學生聽聞弘一大師的出家之心，有勸退的，有震驚的，也有難過的，

更有不以為然的。他們一再地提醒出家人須持戒、遠離人世、放下他的音樂與藝

術成就，過著清心寡慾、粗茶淡飯的生活，在眾人眼裡出家並非易事，而且並不

值得為此放棄紅塵中的繽紛。多數人可能對弘一大師這樣的選擇感到不解與困惑

，認為他在音樂與藝術上有極高的的天分，且事業已有所成，何不安然地做一個

「上海第一才子」，享有盛名備受天下人崇拜而流傳於世呢?若是過去的我也許會

同凡人所想一般，覺得李叔同此舉不免犯蠢，但在我接觸佛堂有了信仰之後，不

僅能理解弘一大師的選擇，還會對他這樣的決定感到欽佩。 

    丹書問弘一大師出家何為? 弘一大師平靜的以三字概括:「無所為。」他一

生嚮往的是一種潔白的人格，一種崇高的德行，願此心能如一臺明鏡無掛無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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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所謂空的境界，而無所為只是呈現他心之所嚮的總結。未看此書之前，我曾想

過自己是否有出家的可能性，內心充斥矛盾，既是歡喜卻又滿是猶疑，喜的是不

為外物所擾歸於本性的清淨。我清楚自己對於純淨的追求，不希望被汙穢所染，

殷切企盼達到內心毫無雜念的平靜感。古人說: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

時節。」我與弘一大師有著一樣的心之所嚮。但是曾聞「生活即道場」，於是我

思考著難道一定要出家才能夠修行嗎?有沒有一種可能是在凡間修行呢? 

    雖說人生一切煩惱都來自於人際關係，但也因為人與人之間網絡的交互作用

，才讓我們在觀人觀己之中，有所啟發而心生智慧，正如書中所言:「生命是流

動的，注定要一邊失去一邊得到。」弘一大師失去了人世間的七情六慾及各種繁

花撩亂的體驗，卻換得了自身內在的靜定與豐盈，而我們常在人際關係裡感到無

力，感到若有所失，親情友情皆如此，情愛亦然。倘若能在一次次的生離死別中

參悟情感的本質，進而改變自身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，也許就能體現在世俗修

行的意義。 

    世間有許多無法解釋的遭遇，似乎是命中註定的緣分。我自身曾有三度與佛

法相遇的機緣，分別散落在求學不同的階段: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。年少時，懵懵

懂懂跟著大人踏入佛堂，聽不明也弄不懂佛經道理，聽聞要吃素、放生養慈悲之

心，卻沒有付諸行動，也不明茹素的真諦，於是和佛門錯身過兩次。直到四年前

唸高中，遇見了許多貴人，意外地再次有這個機緣能夠修習佛學，許是天時地利

人和俱足，我因此樂於接觸佛法，並於兩年前開始茹素至今。 

    因為我並非出生佛化家庭，家中僅有我一人茹素，許多人聽到我這樣的狀況

，便會好奇我吃素的原因，而我通常都會講皮膚變好或是沒來由就想吃，但大家

都會覺得奇怪，這樣的理由足以讓我吃的那麼乾淨，連肉魚海鮮從此不再沾染嗎

?是的，雖然與他人說明時，都是陳述比較淺層的理由，但內心真正的答案如弘

一大師所言:「無所為。」修行至此明白許多事，都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不為

什麼，隨心而已，於是就將之歸類為我與佛的緣分吧! 

    當然，在茹素過程中，收到很多諒解，也收到很多不以為然的輕視，有人覺

得我不簡單，年紀輕輕就有如此發心與慧根，也有人笑我傻，放棄了他們口中所

謂的人間美味，好評與負評我都未曾放在心上，只是做自己想做之事，不求他人

的讚美與肯定，也不屈就於多數人對我的期待，發於自身的慈悲心，不願意再殺

生，傷害以不同形體存在於世的靈魂。 

    很多人會探討吃素是件容易的事嗎?可能在很多人眼裡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

吧！畢竟選擇食素意味著必須放棄所謂人間的山珍海味。但我同弘一大師一樣認

為素食，是佛教行者水到渠成的自然行徑，是一種從理論走向實踐的分水嶺。它

並無我原先想像的困難，平心而論，僅僅只是一個習慣與信念罷了。我佩服弘一

大師說斷就斷的決心，也肯定自己短短兩年素齡的堅持與毅力。我相信終此一生

，必將奉行不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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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情深必墮，遁入空門。 

    弘一大師皈依佛門之前，最放不下的便是他日本的妻子——誠子。「放不下

，世間一草一木，一瓜一葛的牽絆，都使你放不下。假使放得下，即使脫下這張

臉人皮，也不足痛惜；世間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嗎?」在〈水月〉此章節如

此的描述，說明弘一大師因為參透人間的鏡花水月，於是更加堅定了自己出家的

信念，他曾說在人間離合悲歡的場面下，只有精神生活，才能彼此有所慰藉。 

    自古以來，世人皆為情所困，執念愛戀與緊抓不放早已是感情的主旋律，社

會上的情傷、情殺、恐怖情人事件才會因此層出不窮，一切源頭皆關乎我執，蕭

伯納曾說:「人生有兩大悲劇，一個是得不到我想要的，一個是得到我想要的。

」我一直認為無欲則剛是一種很值得奉行的生活準則，情感除了亟欲掌控以至於

到極致的愛，難道沒有另一種隨緣的可能性嗎?也許有人認為這樣的想法太消極

，但是世事難料變化無常，豈是我們凡人能夠掌握呢?我們能掌握的只有如何看

待事物的那顆寬厚的心，當你用痛苦的角度解讀，必然會收到痛苦難耐的情緒；

當你用成全的角度詮釋，當下的心境便會有所不同。關於這部分我想，面對丈夫

選擇出家的誠子，便是做了最好的示範。 

    我嘗試理解誠子悲傷至極的心緒，每每讀著弘一大師寫給她的那封辭別信，

總覺得弘一大師這樣的決定是否太過自我?尤其那句「我想你體內住的不是一個

庸俗、怯懦的靈魂。」是何等高層次的期待，強迫誠子接受他心意已決的決絕。

生離之痛莫大於死別之苦，誠子最後的應允，是為了成全弘一大師完成一個與人

不同的自己，而這樣的成全說穿了，難道不是因為愛？ 

    弘一大師這般故我的行徑，常為世人所批判，但我認為拋家棄子出家看似無

情決絕，但卻是代表一個道心對人性私情的考驗。因為我相信因果輪迴，相信修

行歷程，所以我認同弘一大師將眼光放遠的考量，他選擇與誠子相約於佛陀的極

樂國土，並非執著於今世的小情小愛。我覺得弘一大師這樣的思想相當前衛，他

站在巍巍的高點俯視著人世間運行的法則，突破了時間之流，明白空無的道理，

那份透徹了然，便能做出這樣明智的決定。也難怪書中寫道:「沒有誠子，就沒

有『出世』的李叔同」，是誠子讓弘一大師忍得住、看得破、放得下，並且選擇

一條遁入空門的道路。 

    除了愛情，親情、友情亦復如是，弘一大師同樣選擇了放下。在母親去世後

，他懺悔自己過往寄情於聲色的過失，「沒有母愛的生活，對一個性情真純的人

來說，忽然如天游絲，沒有牽攀，任情飄蕩，可是也沒有歸處了。母親一死，他

竟把世相看穿了一部份!於是他也就放下那一部份，那便是所謂人世間的『情愛

』。」在這個生死無常的世界裡，從來就沒有一件事物可以永恆的存在於世，我

想弘一大師大概是看透了這番生命的本質。 

    弘一大師死後留給夏丏尊的那封信寫道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執象而求，

咫尺千里」。這段話帶給我很多的省思，他表達的是一種人際相處之道，也就是

所謂距離產生美感的真理吧!距離近了，易生輕蔑；遠了，又常致誤解，世情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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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可見保持適當的距離並不是件易事。偏偏現代的人都希望親朋好友間彼此

的關係，愈親暱愈好，甚至雙方之間不能有秘密。可是弘一大師提醒了我們，當

我們愈是透過表象去執著彼此感情的好與壞，離真實反而會更遙遠，人與人之間

的親近度並非建構於這些外物之上，而是用一種純然如水般的真情來衡量。     

    自我走上生活禪般的修行以來，常有人跟我說:「總覺得跟妳很親近，但相

處起來卻又有說不上的距離感」、「跟妳相處很舒服」，我其實渾然不知原來自己

給了別人這樣的感覺，然而，不是不願意更靠近，也不是不願意付諸真心，反倒

因為珍惜每個相遇的情緣，所以選擇尊重他人，不過度關心，不願意挖掘深藏的

祕密，允許每個人心中有一部份是屬於他自己，這是我與人相處依循的準則，很

開心在此書與弘一大師之語遙相呼應，甚是歡喜。 

 

四、弘一三放，生命無常。 

    我想試著定義弘一大師生命的三放：一為奔放，二為放棄，三為放下。弘一

大師在他的事業，音樂藝術創作中，展現的是他奔放的層次，他擁有無數新意的

點子以及戲劇上的天賦，因而得到「上海第一才子」的美名。 

    再者，選擇出家的同時他放棄了藝術，放棄一切世俗的成就，放棄了對名利

的追求，對於弘一大師有這樣的底氣，我是衷心欽佩的。放棄功名利祿過上清心

寡欲的生活是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膽量，若要我現在放棄念書學習之路，還真不敢

輕易為之，即便知道這一切是虛幻的，不過是夢中的一個環節而已。我們常常擔

心自己一無所有，卻忘記了我們生來世間的原樣即是如此赤裸，患得患失卻遺失

了自身的初衷與使命。弘一大師曾說:「名利對出家人而言是通往地獄的捷徑，

如水向下流，你一念動，便會往下游跑，當要從那個漩渦拔出來，就沒那麼簡單

了。」這段話正是給身在紅塵中的所有子弟一個深深的警語。 

    放下之於放棄，更多的是心靈上的和解與超脫。弘一大師老早便看透生命無

常的本質，也就是認清人必須歷經成、住、壞、空的事實，倘若我們接受靈魂不

滅的事實，便不會再去執著於肉體的表象，「生不是開始，死也不是結束，生生

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斷生滅變異，自生滅法中求證不滅的生命，才是一種智慧。

」想必弘一大師具備了這樣的智慧，才能放下生死帶來的傷害，放下情愛帶來的

困擾，試著接受、看淡與釋懷，才有他晚年舒坦豁達的樣子，得之坦然，失之亦

坦然，是他在佛法裡獲得最珍貴的寶藏。面臨與他最相契的法侶廣洽法師的死亡

，他將生死放遠看淡，並告訴自己這些事，遲早都會來臨，就如多病的他最後也

將走向這樣的終局。他說:「人，生而痛苦，但是歡樂如朝露，痛苦也如朝露，

消失時，同樣令人易於忘記。」面對世人懼怕的死亡中，我看到了弘一篤定不亂

的神態，看到了他內心異於常人的平靜。 

    弘一大師的放下，帶他進入了修行的最高境界，過午不食、一套袈裟、遠離

人世，就這樣過著簡、陋、靜的生活，沒有任何怨言，反倒因為放下拾獲了他應

得的自由。看到弘一大師一路走來的軌跡，我覺得人生沒有非得要怎麼樣過才稱

得上好的人生，過上我們真正想要的、渴望的、快樂的，一切才不會辜負，也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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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。 

 

五、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。 

    漫漫人生路，回首已滄桑。時間，對一個老人而言，流逝得太無情，太倉促

了，弘一大師從自覺到覺人的修行，是真真實實的自我反求，是一種內在的自我

超越，更是一個自覺生命的完成。他寫給妙蓮法師的四字「悲欣交集」正是他對

於生活種種的體驗，他獻身於佛道，犧牲奉獻常懷助人之心，影響了學生豐子愷

，也帶給後世的我們更多啟示，並樹立了靈性生命的典範，這樣的生命演示，如

他最後對自我生命的總結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，了無遺憾，圓滿無缺。 

    弘一大師讓我理解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重要性，修行除了自

渡更重要的是渡人，而渡人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呢?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

，因為有了同理心有了大愛的胸襟，我們才能夠理解他人生活的苦衷與難處，正

因為理解，我們才能夠真正選擇慈悲。弘一大師曾對自己說過，他的生命猶如夕

陽，殷紅絢彩，「瞬即西沉」，這是他在宏法的行動上，對大眾、對個人，所留下

的最後一抹餘光。但願餘生的我們，都能選擇做一個善良的人，照亮在谷底的別

人，並點亮自己的生命，讓自己臻於圓滿。 

     

 


